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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场馆选在咱村是咱的骄傲
2001年7月13日晚，那和利与一帮村民聚集在

会议室里看申奥直播，当萨马兰奇报出29届奥运会
举办城市是北京时，那和利一下子蹦起来，和村民们
激情庆祝。

而就在当天下午，经过全队村民无记名投票，那
和利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洼边村十四大队队长。现在
的那和利不记得当时血气方刚的他，是否有过把大
队建设成什么样的承诺，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想
法一定是要让乡亲们过得更好些。

由于早些时候，已有洼边村将征用建设奥运场
馆的传闻，这使得夹杂在欢庆村民中间的那和利有
一丝微妙的尴尬，直觉告诉他，他这个“村官”还没上
任就可能要倒计时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2002年，奥运场馆正式选址
洼里乡，包括那和利一家在内，该乡总共有 2.3万人
将被动迁，拟建鸟巢附近的洼里乡洼边村十四大队
需搬迁380多户。毕竟故土难舍，从那时起，身为队
长的那和利开始一家一户做工作。

那和利的父亲倒是高风亮节，老人表示：“奥运
场馆选在咱村是咱的骄傲，有啥可说的。国家的事
是最大的事，咱家就带头搬吧。”那家因此成为洼边
村第一个搬迁的家庭。其后，不到两个月，洼里乡全
乡 1万多户顺利搬迁。拆迁过后，许多洼里人一夜
之间成为了百万富翁。政府分两部分给村民补偿：
一部分是宅基地的房屋补偿；另一部分是集体资产
处置，一般人家的房屋补偿都能拿到100万元左右，
而集体资产分配下来也有几十万元。

“2002年的北京，100万元买一套房、一辆车绰绰
有余。”那和利说，洼边村村民八成以上现在都是有房
有车。曾经的洼边村人如今分布在北京各地，那和利
选择了留守，他住进了紧邻原村的一栋商品房内。

“出门走不多远就能看见鸟巢。”那和利说。

我快被太阳晒成了黑妹
7日，是我们到达北京的第6天，连日的

训练已经让我彻底地变成了一个黑妹。和
往常一样，早上我和队友一起来到北京工
人体育场进行场地训练。为了能在9点半
准时开始训练，我现在每天都是7点准时起
床，经过简单的化妆和穿服装之后，我和队
友便戴着工作证也就是志愿者卡从我们住
的北京化工大学学生宿舍出发前往工体，
坐了四站地铁、走了 1公里左右的路程之
后，才能抵达安检入口。

每天训练5个小时
安检是我们进入场地训练的必经环

节，而且通过安检之后我还要像上班族一
样每天跑到专门的办公室打卡、签到，接
着就要领取每天的水票和餐票。接着便
开始一天的训练。这段时间的训练我们
已经开始和吉祥物福娃配合，经过热身之
后就会进行成套动作和互动动作的训练，
前面一个训练是为了中场休息准备的，后
面一个则是在比赛时与观众互动的动
作。中午12点左右，上午的训练才会告一
段落，下午的训练要在 14 点 30 分才开
始。虽然中途有两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专门的休息室，所以根
本就不可能好好坐着休息，也没有吃饭的
地方，所以每次都只能坐在地上休息和吃
饭，一天下来我们训练5个小时。

条件很艰苦 晒成黑妹
由于工体是露天的体育场，所以我们

的训练都是在太阳底下进行，北京的太阳
比成都太阳毒很多。尽管我涂了防晒霜，
但是简单几个动作下来，我就满身大汗，
防晒霜也就被汗水“洗”掉了，每天照着镜
子，就会发现我每天又要黑一点，都快变
成小黑妹了。其他队友也是这样的情
况。还有的队友还出了湿疹，真可怜。现
在，我们每天都是住在学校宿舍里，条件
非常艰苦，我们每三个人一间寝室，里面
只有一个电风扇，而且我们住的楼层是18
楼，最顶楼，每天我们回到寝室里的时候
简直就是火炉一个，每个人都在冒汗。在
学校里，洗澡也特别不方便，只有下午3点
半到晚上8点半之间才能洗澡。

休息时和队友一起发呆
我们住的寝室没有网线，所以如果要

上网必须跑到外面去，但是由于现在上网
检查很严格，必须要带上身份证才能上，
非常麻烦，通常我都不去上网了。没有训
练的时候，我都是和队友在寝室里发呆，
大家你看我，我看着你，日子简直超级无
聊。但是因为奥运会是百年难遇的机会，
我和队友们都知道能成为奥运会的拉拉
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
为了奥运吃再多的苦都值得。12日我和
队友们就将在工体登场亮相，希望我们能
出色地完成我们的第一次奥运表演。

（北京奥运）（1）全力准备开幕式
新华社照片，北京，2008年8月7日

（北京奥运）（1）全力准备开幕式

记者陈建力摄

一个满族家庭的奥运情缘

鸟巢，鸟巢，以前是咱家庄稼地以前是咱家庄稼地
您真是叶赫那拉氏

的后裔？被问及家族的
历史，45 岁的那和利靠
向松软的椅背，笑着不
置可否。他现在的职务
是新奥物业公司商贸部
经理。昨日，记者在北
京奥体中心旁他的办公
室里见到了他。采访从
其桌子上的一张照片说
起，照片里，他挺着腰站
在偌大的鸟巢前。明
天，举世瞩目的北京奥
运会开幕式就将在那儿
举行。这名“老北京”颇
为得意地说：“鸟巢就建
在我家旁。”

鸟巢和水立方所在地原属北京市朝阳
区洼边村，那和利祖辈 17 代都生活在这
里，至那和利这一代，尚存一个完好的三
合院。2001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后，这
个家开始了其家族史上最大的变迁。7年
过去，那家被改变的同时，它也见证了另
一个巨变。

那和利依稀记得鸟巢所在地以前的样
子。他说，那是一片庄稼地。他们家距这
片庄稼地不远。儿时的那和利常来这片地
里掰玉米棒子，“兴许还和玩伴一起在那
儿掏过鸟窝”，那和利甜蜜地向记者回
忆。建鸟巢的那块地里，留下了他很多儿
时的幸福回忆。

那家是洼边村的大家族，满族，历史可
上溯至清朝初年，据说是叶赫那拉氏的后
裔，属正黄旗。那和利对“后裔说”不太肯
定，他表示家谱在“文革”期间被烧毁，但
其父曾告诉他，那家祖辈 17代人一直生活

在这里。
“一个三合院，有门楼，推门进去后，

是一面影壁，再往里走，能看见院落里的
两棵大槐树。”那和利描述他们家的“老房
子”，一听便知是大户人家。至那和利的
女儿这一代，那家五代人基本上都在这个
院子里出生。

那和利父辈都是农民，虽然住在北京，
但“大伙儿都觉得离皇城还挺远”，这里的人
春耕秋收，过着和一般农民无异的生活。那
时村里的年轻人去趟天安门，也算是一件挺
值得高兴的事儿。

那和利的父亲那忠在村里的声望很
高，是名老党员，曾做过洼边村的村支
书。48 年前，正是在那忠的手中，洼边村
完成了从公社到村的变化。即使退下来之
后，村里人谁家有婚丧嫁娶，都会请老人
家来主持。

洼边村这样自成一体地运转，直到上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样的田园生活结束，
村里的田地被建成绿化林，这个小村落由
此开始和北京城紧密相连，由一个“独立”
的农村，转化成每个城市里都常见的城乡
接合部。

不再怎么种地的村民们开始盖房出租，
一间房 200元、500 元不等，简陋的小平房
接连竖起，朴实的洼边村民第一次觉得，
脚下的土地能如此容易地赚钱。更多的像
那和利这样的年轻人，则走出洼边村，干起
了个体。

此时的洼边村留给人的印象是“偏
僻”、“杂乱”，但村民们个个都做起发财梦
来。

在这片地里掰玉米棒子、掏鸟窝

晚报奥运报道联盟

河南志愿者日记

志愿者：郭怡
河南高校大学生，作为北京奥运会

拉拉队志愿者，她将参加北京足球比赛
的拉拉队表演。

88月月66日，两名来自湖南的焰火工人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会场日，两名来自湖南的焰火工人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会场———国家体育场“鸟巢”附近安装焰火装置，全力准—国家体育场“鸟巢”附近安装焰火装置，全力准
备备88月月88日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日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 新华社图新华社图

那和利在家接受记者采访


